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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步/文

“喂，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当第一句台词在一束追光里响起时，或许

大多观众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剧场
里。不难理解，自《新参者》开演以来，其他
城市剧场数百元一张的入场券一票难求，购票
观剧者在之前或之后都成了东野圭吾这部剧的
拥趸者。购票观剧，供需明确，经济学规律使
然。当然，客户群也不断需要新参者。
各地《新参者》观众中肯定有部分是当年

被东野俘获的大批中学生读者。女儿在“五三
练习”下面垫着《加贺系列》的一幕，我还记
忆犹新。这与我当年在课堂上读金庸的情形是
何等相似。当年曾被一位老师棒喝，书不能乱
看，小心看坏了眼睛，弄得我面对满墙的书籍
一片茫然。对于东野圭吾的作品是否属于看坏
眼睛一类书这个问题，我从未思考过，也从未
打算将危言转接于女儿身上。无论如何，从东
野粉成长为东野剧的观众，比我辈成长为武侠
剧观众要顺利。
在观《新参者》前，我仅翻过两本东野的

书。作为新参者，我不敢对作者妄加评论，仅
就已读过文本而言，东野以流利的叙述驾驭着
流畅的情节疾奔在通往推理小说的路上。对于
小说创作者来说，这显然是非常讨巧的。东野
圭吾更为讨巧的是，用推理的外壳讲述人性的
故事，不管你说他是蹊径独辟，还是狗血淋
漓，事实是他确实获得了流量。
《新参者》场景式的故事结构和简洁的叙
述文本，极为适合改编为剧本，这应该是作为
畅销书的作者东野的一种刻意。话剧中，我甚
至在每一幕中都听到完全照搬文本的台词。这
种刻意在情节中也是贯穿通篇，鲜贝店的谎
言，料亭的欺骗，朋友的分别，母子的隔绝，
婆媳的赌气，父亲的亏欠，溺爱的难言，通过
不同的几乎完全孤立的故事，东野网罗了人性
的各种色彩。当然，每个故事里，加贺都是
“新参者”，他总是冷眼旁观，然后鞭辟入里，
一语中的。
这样，对于本意于经历一场推理之旅的读

者来说，其中的悬疑确实只是一个幌子，东野
以悬疑这个冰冷的刀锋剖开坚硬的法律和伦理
外壳，露出的是那些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温暖。
由于看过原作，加之剧本与原作的趋同，

我更加期待作为舞台剧的冲突营造。但直至尾
声，冲突效果依然不瘟不火。说白了，你要的
剧情高潮没有，包括温暖中的泪点。最后的自
白与悔恨，台词略显说教，上杉自揭伤疤感化
岸田的情节生硬。较之原作上杉搅拌着咖啡接
受加贺的建议，剧作将此段改为在审讯桌前完
成倒是更符剧情，但仍显浮皮潦草，即使作为
通俗小说的套路，也是缺乏戏剧效果经营的。
至此，剧情已无泪点。后座有人叹息一

声：宠子害子啊！这是现代话剧的场内互动还
是东野圭吾观众的真情倾吐？作为日本推理小
说界的新参者，东野圭吾是否会如加贺在真相
面前有种平静的伤感？
“我不是什么人物，我就是一个新参者。”
面对日本推理小说近百
年的发展史，东野圭吾
自语。

不惑/文

大年初一，珍珠早早起来。如同往常任何一
年，初一的早饭都是八宝粢饭——蒸熟的糯米加上
肉丝、冬笋丝、豆腐干丝、香菇丁、芹菜末、小虾
米、鸡蛋丝，一共八样东西。“蒸”糯米寓意“蒸
蒸日上”，主配料共八样即“八宝”，寓意金银珠宝
满堂。
饭后，珍珠照例去村北的北斗寺烧香祈福。今

年，珍珠带上木棉，除了为全家祈福，她还想为木
棉烧高香求菩萨，希望她高考顺利，希望到时候一
切如愿。
北斗寺是当地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坐落于

木棉所在的石宁村北面，因其坐北朝南之势，三面
环山，宛如帝王宝座，拥寺入怀，又如聚宝盆，被
视为一块风水宝地。这座古刹初建于晋咸和年间，
近 1700年的历史中，它破败，修复，重建，扩大
⋯⋯历经风雨沧桑，如今见它，依然风姿不减。
四面八方的香客都觉得这里的菩萨很灵验，也

因为如此，北斗寺香火一直很旺盛。再者，周边丛
山如黛，林木苍翠，一条溪流从山上下来，自寺院
东边经过，即便旱季也是流水潺潺。春暖时漫山杜
鹃花开，山下果园梨花似雪，李花如雾，桃花似
霞；盛夏时分，山外大地如烤，这里却遍野葱绿，
头上烈日炎炎，此处却清风习习；入秋季节，果实
挂满枝头，满山色彩斑斓；冬候时分，落叶铺地，
腊梅飘香，四处松柏苍翠，毫无寒冬萧条之感，倘
若逢雪，则一片银皓皓、白茫茫。所以，一年四
季，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木棉学母亲拿着檀香去油烛上借火，再跟在母

亲后头去每一个地方敬香，拜神许愿。木棉不信鬼
神，但她尊重宗教，敬畏万物。在她眼里，人类是
弱小的，太多无法解开的谜团，太多无法摆脱的烦
恼，太多无法实现的愿望，人们需要在心里有一个
依托，才能让他们内心有安全感，这个依托就是他
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神”。从心理学上讲，其实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在袅袅的香火烟雾中，木棉看着挨挨挤挤的人

头，中间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稚气未脱的孩子，
有大腹便便的男人，有身怀六甲的女子，有西装革
履的，有浓妆艳抹的⋯⋯木棉站在墙根，看着不同
的人，猜想他们拜佛的目的：求官？求财？求子？
求福？求平安？求康健？求姻缘？求美貌？还是别
的？芸芸众生，滚滚红尘，必然引出种种欲念，在
现实中不得，便会求神。木棉突然同情起菩萨来，
觉得他们工作量太大，其实也挺累的。冒出这个念
头，木棉吓了一跳，责怪自己不该操心神的事情，
连说：“罪过！罪过！”
寺院外，木棉碰到了梅芳的爷爷奶奶，他们提

着香袋，步履蹒跚，仿佛苍老了许多。她握了握梅
芳奶奶的手，轻轻叫了一声“奶奶”，然后便各自
分开，因为木棉害怕聊着聊着又说起梅芳。
回家途中，木棉母女一路和遇到的熟人打招

呼，木棉突然觉得这村里竟然这么多人。快到家
时，在杂货店门口，一群人聚在那里赌博，木棉发
现三叔在外围正要往里面挤，便扯了扯母亲的袖
子，用眼神跟她示意。
珍珠上前把老三夏生往人群外扯，一边说：

“你二哥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你到我家坐坐，陪他
说说话。”
远离了人群，珍珠边走边跟老三说：“你还敢

去赌博？上次素芬跟你闹离婚的事你忘了？”
老三不好意思地笑了，答道：“大过年的，没

地方去，出来玩几把，凑个热闹！”
“把口袋里的钱送去给别人，还不如买点好吃
的实惠！”珍珠劝道，“这个热闹，凑不得！”

（未完待续）

木棉花开（八十四）

江鑫荣/文

当薛承一干人等赶到会场大厅时，里面早已人
声鼎沸。万和园项目的开标会放在祁阳市行政中心
的四楼会议室举行。由于这个项目的开发成本巨
大，因此关注度非常高，不仅吸引了本市多家建筑
单位竞标，还引来了外来基建企业的参与。经过前
期的资质审核，最后确定的竞标单位多达 15家。看
着人头攒动的会场，薛承的心里莫名地产生一股焦
躁情绪。
喻婧看到拥挤不堪的现场，拧起黛眉，“想不到

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参加，简直成了超级市场！”
从蓉嘀咕一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宇桐扬起嘴角，“称之为‘熙熙攘攘’绝对不为

过。”
“熙熙攘攘。”薛承轻叹一声，随后正了正脸
色，说道：“差不多要开始了，抓紧找到位置坐下。”
宇桐个子高看得远，他环视会场一圈后，指着

第三排左边的几个空位说：“薛总，我们的座位安排
在那边呢！”
“我们过去。”薛承点了点头。
喻婧见招标会场像个菜市场，忍不住发了几句

牢骚：“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也没有维持秩序的工作
人员，真是杂乱不堪。”
“僧多粥少，将就一下吧。”宇桐无奈地说。
从蓉负责工程核算，自然挨着薛承落座，她看

有这么多家建筑单位参加竞标，不免犯怵，她重新
整理一遍资料，然后轻声问薛承：“今天这个局面，
您看我们公司能胜出吗？”
薛承此时的心里也是没有多少胜算可言，他努

力保持镇定，“尽力而为吧，你在原有的竞价上再下
浮两个点。”
“这么低！”从蓉一声惊叹，马上伏下头用手遮
嘴，“那我们的利润一下子就少了很多。”
“不管这些了，先拿到项目再说。”薛承说道。
坐在薛承左边的喻婧，看出他的不安，本想说

几句安慰的话，但又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中不该多
言。自从来了祁阳工作后，她总感觉薛承在丽温时
的那种自信和傲气逐渐退去，而眼神里更多的是披
荆斩棘后遗留下来的沧桑感。她仔细观察眼前这个
曾经让自己钦慕的男人，只见他的脸上藏有几分焦
虑，眼神暗淡，嘴唇干燥，脸色蜡黄。她差点忘记
了自己身处聒噪的公共场所，甚至想伸手抚摸烙在
她心底的这张脸。
“喻婧！”薛承忽然开口，又转过头看她。
“什么！”她慌忙应声，薛承的声音犹如一把锤
子，敲碎了她的幻想。
“你怎么了？”他看到一脸紧张的她，有点琢磨
不透。
“哦，我没事。”她赶忙避开他的目光，又轻声
问道：“您有什么事情吗？”
薛承用头轻微往左前方示意两下，双目射出一

道冷冰冰的光，“前面那个人，看背影挺像贺绍宗。”
喻婧连忙伸长脖子仔细辨认了一会，然后语气

肯定地说：“就是贺绍宗！想不到他也来了。”
宇桐见有动静，用手肘推推喻婧，“怎么了？”
喻婧用头示意两下，一脸厌恶地说：“贺绍宗。”
“老狐狸。”宇桐鄙夷地说道。
喻婧回过神，轻声问薛承：“您觉得这个标会怎

么样？”
薛承抱着手，一脸冷峻地说：“鹿死谁手还不一

定呢。”
“您跟彭建辉和范杰聊得如何，他们答应帮我们
吗？”喻婧小声问，眼神中满是期许。
喻婧的问题让薛承一下子又打开了记忆窗口，

忍不住回想起前几天的遭遇。
在开标会之前，他跟彭建辉一共会面了三次，

从严格意义上讲，前两次的交锋都是一个试探和摸
底的过程，最后一次才算是真正的谈判。在举行开
标会的前天晚上，薛承登门拜访了彭建辉。
经过前两次的会面，薛承觉得没有必要再遮遮

掩掩，便开门见山地说：“彭总，我特地等夜深了过
来，就是为了方便谈万和园的事情。你我相谈甚
欢，也建立了友情，我觉得我们之间不会再有窗纸
隔着了。”
彭建辉打趣道：“薛总诚意满满，我又怎么会腹

诽于心呢？”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五章

忐忑不安（上）

孙连忠/文

丹崖山位于泽国镇，因岩石呈赤色而得名。
山中有丹崖寺、倚虹桥、半山亭等景点，有著名
书法家姜东舒先生所题摩崖“行云流水”。“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相传晋时名道葛洪择此地炼
丹，留有“仙人眠床”等名胜。山有仙气，水有
灵气。山下建有“文炳书院”，是古时儒生雅士
的集聚之地，也是今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泽国中学的前身，文化之脉代代相传。1987年
夏天，我们走进泽国中学，至 1990年毕业离
开，毕业后师生谋面甚少，更有同学毕业后近
30年都未曾见过面。
“那一年夏日的风轻轻拂过，我们就像蒲公英
似的散落在天涯⋯⋯”当班长林雪丽在刚建的微
信群上发出这一段话时，勾起同学们遥远的青春
记忆，那三年在泽国中学学习和生活的情景不断
涌现在眼前。于是便有了一个相约泽国中学的同
学会。当时高一（3）班的同学们分头积极联系老
同学，不断有新人加入微信群，可惜还有少数几
位没有联系到，留下那么一丝丝淡淡的遗憾。
约定那天虽然是下午，却有几位同学高兴得

睡不着觉，早早地起了床。那是一个周六，阴
天，零星还下起了毛毛雨，平添了些许怀旧的
情绪。下午 1时，同学们陆陆续续来到泽中操
场。看！阿勇来了，阿芳来了，阿辉来了，阿
滨来了⋯⋯短短半小时，欢歌笑语迅速在操场上
空飘荡着。同学们笑容满面，大声招呼，喊着曾
经的绰号，顿觉无比亲切，虽在寒冷的冬天，心
里却是温暖如春。好久不见，见面却毫无疏离的
感觉，携手踏遍校园的角角落落，说说过往，聊
聊现在，回忆着往日旧事，感叹那岁月匆匆。
谈笑间，联系到的4位老师也相继而来，首

先到会的是高二班主任兼英语任课老师赵法根，
虽已8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步履轻盈，耳聪目
明。紧接着，物理老师金宣夏、数学老师颜幸年
也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我们和老师一起参观校
园，虽然校舍还是不那么光鲜亮丽，据说半年后
将搬新址，但是比起我们那时的校园已经漂亮很
多了。我们那低婑的、昏黄的石头房子教室早已
荡然无存，都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满是沙子
的、一起风就灰尘漫天的操场也铺上了塑胶跑
道。看着看着，操场上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
影，同学们感到无比兴奋。因为事前知道80多岁
高龄的语文老师张彩琴正患感冒，恐怕不能前
来，没想到从校门口一进来就微笑地和我们打招
呼，一一握手，依然那样和蔼可亲！现在同学们
说：那时她待我们真的很好。她看到我们也很开
心，拉着我们的手，絮絮叨叨地拉起家常，感觉
师恩如母。聊了许久，张老师也累了。我和班长
一起先送她回家，她的眼眶湿润了，还让我们去
她家前门的院子里合影留念。
张老师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的语文老师，衣

着十分朴素，留着学生年代的发型，用温岭方言
讲课，也不乏生动有趣，和其他任课老师一样，
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对我们学生也是非常关心
的。高一时，她正好管理学校图书，经常带我们
去阅览室看书，让我们增长课外知识，提升阅读
能力和写作能力。由于对语文的喜欢，我也很快
得到张老师的关注，特别是给我写作上的鼓励，
让我至今都有空闲时爬格子的习惯。记得高一第
一学期的散学式，我请假没参加，她捎同学带作
业给我，要我写一篇征文，因为是中间传话，同
学说不清楚征文主题，我更听不明白要写什么内
容和要求，于是整个假期都没动笔。开学回校后
以为没写大不了就不参赛，老师自会放我一马，
没想到张老师却依然不放过我，要我一定要交出
一篇作文来，告诉我这是县里组织的一次比赛，
内容要和保险有关。当时我正值感冒，截稿日期
又近，感觉没有素材，但师命难违，不敢拒绝，
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上走圈子，一边散步，一边思
考，愣是逼出来一篇短短的小小说，张老师很高
兴，推荐上去后居然得了个二等奖，奖品有一套
螺旋刀，我家至今还在用。后来，我经常被张老
师“逼”出一些小小说和散文，张老师让学校广
播站的播音员录了音，到她任教的班上播放。毕
业后，我一次偶回校园，恰逢张老师，退休后的
她惦记着我的文章，嘱咐我要多写小小说投稿，
我感觉到张老师还在“逼”我写文章，使我一直
不敢放下手中的笔。这么多年来，我在小小说方
面写得不多，倒是散文和书法理论等各类文章发
表得比较多，也算可以向张老师交代了吧。写文
章是苦差事，工作后，我当过秘书，写了较多的
新闻稿，这些，都要感谢张老师“逼”我写文
章。

丹崖山下师生情（上）

没有自来水西边的小河就是水缸舀一碗水

，过一刻钟

沉淀出一层泥浆没有电灯让蜡烛燃烧黑暗与知识的火花碰撞也把心点亮后来有了柴油机发电我也去兼管轰鸣的机房没有水泥路去山边的石仓采集碎石铺路像条条毛细血管伸向宿舍

、教室

、食堂

虽然有些咬脚但从此路不再泥泞人生路上不再踉跄那时

，全县十所高中

学生轮流来校学农我们早把寝室腾空毕竟客人来自远方自己咋办自建

﹃
宿舍

﹄

住进茅房顶上毛毡摇动着星星月亮铺地稻草沙沙作响寒风吹进多少年少美妙的梦乡这是青春的交响这是穿透历史的浅吟低唱 我的母校我的师

（六

）

●

水乡人家

/ 文

谁是
新参
者

谁是
新参
者？？

“我不是什么人物，我就是一个新参者。”面对日本推理小说
近百年的发展史，东野圭吾自语。


